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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上
夜
班
看
版
，
一
條
小
消
息
引
發
我
的
注

意
。
一
位
內
蒙
古
文
物
與
植
物
考
古
學
家
寫
了

篇
論
文
，
證
明
國
際
植
物
研
究
界
一
直
保
持
着

以
契
丹
︵C

athay

︶
表
示
中
國
的
拉
丁
語
命
名

規
律
，
據
此
推
斷﹁
中
國
是
契
丹﹂
的
結
論
。

我
是
北
方
人
，
又
學
俄
語
，
曾
長
期
在
中
亞
工
作
，
小

消
息
讓
我
聯
想
起
學
語
言
和
歷
史
的
經
歷
，
也
解
開
困

擾
我
多
年
的
一
些
疑
問
。

最
初
的
疑
問
是
在
大
學
時
。﹁
中
國﹂
在
俄
語
中
寫

作﹁КИТАЙ

﹂
，
發
音
很
接
近﹁
契
大
︵
伊
︶﹂
，

學
生
們
調
皮
地
謔
稱﹁
黑
大
爺﹂
，
當
時
萬
沒
想
到
它
竟

與﹁
契
丹﹂
有
關
係
。
問
老
師﹁
中
國﹂
這
個
俄
文
詞
出

自
何
處
？
老
師
答
，
可
能
是
從
蒙
古
語
轉
借
過
來
的
。
因

為
成
吉
思
汗
西
征
，
其
孫
拔
都
在
今
俄
羅
斯
歐
洲
部
分
建

立
了
金
帳
汗
國
，
蒙
古
人
的
南
邊
是
中
國
，
這
個
詞
便
被

帶
到
了
那
裡
。
老
師
又
補
充
道
，
俄
語
中
的﹁
中
國﹂
還

有﹁
城
市﹂
之
意
。
教
師
關
於﹁
中
國﹂
一
詞
的
解
釋
讓

我
雲
裡
霧
裡
，
疑
問
也
就
一
直
縈
繞
在
腦
海
。

第
二
個
困
惑
出
現
在
中
亞
工
作
期
間
。
那
是
一
九
九

七
年
，
我
結
識
了
到
阿
拉
木
圖
講
學
的
著
名
歷
史
學
家

魏
良
弢
先
生
。
魏
先
生
以
研
究
中
亞
史
著
稱
。
他
告
訴
我
，
契
丹

人
耶
律
阿
保
機
建
立
的
強
大
的
遼
帝
國
︵
九
零
七
至
一
一
二
五

年
︶
被
女
真
人
的
金
帝
國
消
亡
後
，
耶
律
大
石
率
部
西
征
，
最
後

輾
轉
到
今
天
的
新
疆
和
吉
爾
吉
斯
斯
坦
一
帶
，
建
立
了
強
盛
一
時

的
西
遼
︵
一
一
二
四
至
一
二
一
一
年
︶
政
權
，
即﹁
哈
剌
契
丹﹂

(K
ara
K
hitay)

。
中
國
史
學
界
認
為
，
綿
延
九
十
載
的
西
遼
是

遼
帝
國
的
延
續
，
西
遼
對
中
亞
和
蒙
元
政
權
的
影
響
很
大
。
契
丹

人
建
立
的
遼
興
起
於
唐
亡
之
初
，
統
治
北
亞
長
達
二
百
年
，
再
加

上
西
遼
的
九
十
年
，
有
三
百
年
之
久
，
但
這
段
歷
史
鮮
被
人
了

解
。
原
因
是
缺
乏
有
關
史
料
和
中
原
漢
政
權
的
法
統
意
識
。
我
雖

與
魏
先
生
一
面
之
交
，
但
他
講
敘
的
西
域
史
卻
令
我
終
生
受
益
。

臨
別
，
他
將
自
己
的
專
著
︽
西
遼
史
綱
︾
送
我
留
念
，
使
我
對
契

丹
史
的
興
趣
持
續
至
今
。
當
時
我
並
未
將
契
丹
與
俄
文
的﹁
契
大

︵
伊
︶﹂
聯
繫
起
來
，
但
我
畢
竟
了
解
到
契
丹
在
中
國
中
世
紀
史

所
佔
據
的
特
殊
重
要
地
位
了
。

第
三
個
困
惑
是
對﹁C

athay

﹂
一
詞
的
好
奇
，
應
屬
於
接
近

尋
找
到
問
題﹁
答
案﹂
的
階
段
了
。
來
港
工
作
後
，
我
經
常
搭
乘

國
泰
公
司
的
航
班
，
對
其
英
文
名﹁C

athay

﹂
十
分
好
奇
。
上
網
查

閱
維
基
百
科
，
特
別
是
向
英
文
功
底
了
得
的
同
事
請
教
，
始
知

﹁C
athay

﹂
原
來
係
中
古
時
期
的
英
語
，
源
自
契
丹
的
音
譯
，
意
為

﹁
中
國﹂
。
二
戰
後
，
美
國
人
法
瑞
爾
和
澳
洲
人
德
坎
措
從
上
海
來

港
，
決
定
成
立
一
家
航
空
公
司
，
覺
得
用A

ir
H
ong
K
ong

的
名

字
太
普
通
了
，
法
瑞
爾
對﹁C

athay

﹂
一
詞
情
有
獨
鍾
，
覺
得
它
高

貴
典
雅
，
超
凡
脫
俗
，
遂
以
此
定
名
恰
巧
讀
過
另
一
條
消
息
，
彭
麗

媛
陪
同
習
近
平
主
席
訪
問
荷
蘭
時
，
荷
蘭
皇
室
本
欲
將
一
個
罕
有
的

鬱
金
香
品
種
命
名
為﹁
彭
麗
媛﹂
，
但﹁
第
一
夫
人﹂
低
調
，
它
於

是
被
命
名
為﹁C

athay

﹂
︵
中
國
︶
。
另
有
一
個
情
節
令
我
難
忘
，

前
不
久
意
大
利
作
家
安
哥
羅
．
帕
拉
提
戈
告
訴
我
，
他
的
研
究
成
果

表
明
，
達
．
芬
奇
的
母
親
是
從
東
方
販
賣
到
意
大
利
的﹁
契
丹
︵
中

國
︶
女
人﹂
。
聯
想
到
上
面
的
一
切
，
我
終
於
恍
然
大
悟
，
原
來
俄

文
的﹁КИТАЙ

﹂
和
英
文
的﹁C

athay

﹂
都
源
於﹁
契
丹﹂

的
發
音
。
自
成
吉
思
汗
打
通
了
歐
亞
大
通
道
，
絲
綢
之
路
便
迎
來

鼎
盛
期
，
馬
可
波
羅
等
西
方
人
紛
至
沓
來
，﹁C

athay

﹂
傳
遍
了

歐
亞
大
陸
，
成
為﹁
中
國﹂
的
代
名
詞
。

我
猜
想
，
成
吉
思
汗
西
征
和
歐
亞
各
民
族
的
大
融
合
才
是﹁
契

丹
是
中
國﹂
流
行
的
大
功
臣
。
今
天
，
蒙
語
和
俄
語
中
的﹁
中

國﹂
被
稱
為﹁K

H
T
A
H

﹂
；
在
西
歐
和
地
中
海
沿
岸
的
拉
丁
語

基
督
教
國
家
如
意
大
利
，
也
把﹁
中
國﹂
稱
為﹁C

athay

﹂
；
土

耳
其
語
和
維
吾
爾
語
等
突
厥
語
，
也
將﹁
中
國﹂
叫
做

﹁K
hitai﹂

；
至
於
稱
中
國
為C

hina

，
則
只
是
近
代
的
事
了
。

在
相
當
長
時
間
裡
，
我
國
史
學
界
稱
匈
奴
、
突
厥
、
契
丹
、

女
真
、
蒙
古
和
滿
族
等
對
中
原
王
朝
的
征
戰
視
為﹁
異
族
侵

略﹂
。
事
實
是
，
中
國
作
為
一
個
多
民
族
國
家
，
其
歷
史
發
展
的

最
大
特
點
是
北
方
︵
北
亞
︶
地
區
各
民
族
在
戰
爭
的
血
與
火
中
逐

漸
達
至
融
合
，
最
終
形
成
今
天
的
中
國
人
。﹁
契
丹
是
中
國﹂
正

是
一
個
極
好
的
佐
證
。

「契丹是中國」考

﹁
書
則
一
字
，
已
見
其
心
。﹂
母
親
常
對

我
說
，
當
年
外
祖
父
招
女
婿
，
一
見
面
，
就

囑
咐
他
用
毛
筆
抄
文
一
篇
。
外
祖
父
認
為
，

字
寫
得
好
，
人
品
錯
不
了
；
可
以
證
明
他
有

文
化
修
養
，
有
忍
耐
力
，
脾
氣
不
暴
躁
。

我
長
大
後
，
曾
跟
利
家
駒
老
師
學
寫
宋
徽
宗
的

瘦
金
體
，
卻
遭
文
史
系
系
主
任
湯
定
宇
老
師
勸

阻
。
他
認
為
，
宋
徽
宗
是
賣
國
賊
，
學
他
的
字

體
，
別
人
會
瞧
不
起
。
由
此
可
見
，
寫
字
是
何
等

重
要
︱
︱
見
字
如
見
其
人
，
如
知
其
外
表
，
如
觀

其
衣
着
。

近
年
電
腦
普
及
，
網
絡E-m

ail

漫
天
飛
，
男
女
老

少
埋
頭
敲
打
鍵
盤
；
提
筆
寫
字
的
人
，
愈
來
愈
少

了
。
市
面
上
的
兒
童
興
趣
培
訓
班
，
書
法
班
早
已
乏
人
問
津
。

上
月
學
校
新
學
期
開
課
，
北
歐
國
家
芬
蘭
竟
然
宣
佈
，
今

後
停
止
教
導
兒
童
學
寫
字
，
因
為
，
電
腦
打
字
更
重
要
和
更

迫
切
︱
︱
不
掌
握
電
腦
知
識
技
巧
，
將
來
會
遭
社
會
淘
汰
；

字
寫
得
好
，
不
見
得
位
高
權
重
。
有
家
長
認
為
，
學
懂
打

字
，
就
像
學
懂
了
駕
駛
和
游
泳
，
一
生
受
用
。

英
國
媒
體
猛
烈
批
評
芬
蘭
眼
光
短
淺
。
︽
獨
立
報
︾
譏

諷
：﹁
人
類
是
否
學
懂
了
駕
駛
汽
車
，
就
放
棄
走
路
？﹂

﹁
有
兩
隻
爪
子
︵
一
隻
也
行
︶
的
動
物
，
就
能
夠
學
習
按
鍵

盤
。
猴
子
也
懂
得
打
字
。﹂﹁
只
有
人
類
，
才
會
利
用
一
支

筆
，
一
張
紙
，
用
他
的
心
思
，
寫
出
美
麗
的
字
體
，
去
安
慰

和
祝
賀
親
朋
好
友
。﹂

文
章
更
以
烹
煮
食
物
作
例
子
，﹁
用
筆
寫
字
，
猶
如
在
家

吃
飯
，
即
炒
即
吃
。
用
電
腦
打
字
，
如
將
急
凍
食
物
放
進
微

波
爐
翻﹃
叮﹄
。
兩
者
感
覺
，
完
全
不
一
樣
。﹂

如
今
要
求
孩
子
每
日
提
筆
練
字
，
當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了
。
但
他

們
將
來
去
超
市
購
物
，
還
是
要
用
筆
預
先
寫
下
購
物
單
吧
？

生
活
在
喧
嘩
煩
躁
的
社
會
裡
，
偶
爾
磨
墨
，
張
紙
，
提

筆
，
寫
一
封
短
信
問
候
遠
方
的
親
人
，
心
境
寧
靜
。
再
喝
上

一
杯
清
茶
，
夫
復
何
求
？

但
願
其
他
國
家
，
不
會
步
芬
蘭
之
後
塵
。

棄筆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早
陣
子
在
德
福
花
園
等
人
，
順
便
進
戲
院
逛

逛
，
竟
發
現
個
隱
蔽
的
廣
告
牌
，
原
來
由
去
年
七

月
起
，
那
戲
院
每
隔
幾
周
便
重
映
吉
卜
力
工
作
室

的
電
影
，
我﹁
發
現﹂
時
已
近
尾
聲
，
只
剩
下
高

畑
勳
的
︽
再
見
螢
火
蟲
︾
我
未
看
過
。
記
得
多
年

前
好
友
讚
過
，
便
買
了
票
。

上
周
看
完
，
真
是
好
，
比
宮
崎
駿
更
直
接
和
震
撼
，

也
明
白
為
什
麼
電
視
台
很
少
重
播
這
戲
，
因
為
題
材
實

在
非
常
黑
暗
，
且
極
忠
於
野
阪
昭
如
的
原
著
小
說
︽
螢

火
蟲
之
墓
︾
。
故
事
講
日
本
二
次
大
戰
尾
聲
時
一
對
小

兄
妹
，
在
神
戶
的
家
遭
美
軍
轟
炸
摧
毀
，
媽
媽
炸
死
，

爸
爸
在
海
軍
服
役
，
已
葬
身
大
海
，
只
是
音
訊
隔
絕
而

未
知
。
大
哥
十
四
歲
，
妹
四
歲
，
只
好
投
靠
姑
媽
，
但

寄
人
籬
下
不
好
受
，
姑
媽
又
諸
多
藉
口
剋
扣
米
飯
。
哥

哥
決
定
帶
妹
妹
去
郊
野
山
洞
暫
住
，
自
煮
自
食
，
一
手

照
顧
起
妹
妹
來
，
但
小
小
人
兒
又
哪
懂
獨
立
生
活
，
戰
時
要
找
到

食
物
也
難
，
只
好
去
田
裡
偷
城
裡
偷
。
幾
番
折
騰
，
妹
妹
終
於
餓

死
，
哥
哥
也
好
不
了
多
少
，
火
化
了
妹
妹
之
後
，
把
骨
灰
裝
進
她

生
前
最
愛
吃
的
水
果
糖
鐵
罐
裡
，
上
火
車
站
去
，
倚
住
條
大
柱
，

也
活
活
餓
死
；
而
他
身
邊
每
條
柱
下
，
都
有
個
餓
死
的
小
孩
，
都

無
人
理
會
。
最
諷
刺
的
，
是
這
批
孤
兒
餓
死
時
，
日
本
其
實
已
投

降
，
而
哥
哥
死
前
一
天
，
政
府
剛
頒
佈
了﹁
救
援
戰
事
孤
兒
保
障

計
劃﹂
，
但
已
太
遲
。

野
阪
昭
如
實
在
是
個
鬼
才
。
看
小
說
英
文
譯
本
，
他
對
題
材
和

述
說
的
掌
握
已
非
常
到
家
。
那
是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半
自
傳
小
說
，

但
已
觸
及
頗
多
如
兄
妹
間
的
情
慾
等
禁
忌
題
材
。
有
論
者
謂
，
四

歲
女
孩
自
有
其
美
態
，
而
十
四
歲
男
孩
已
開
始
發
育
，
非
常
敏

感
。
戲
裡
有
段
講
哥
哥
在
山
洞
中
把
妹
妹
摟
得
很
近
，
妹
妹
要
把

他
推
開
獨
自
睡
，
小
說
的
同
一
段
描
寫
得
更
細
膩
。
其
實
哥
哥
也

非
心
有
邪
念
，
那
只
是
他
少
年
階
段
必
經
的
狀
態
，
然
而
在
難
堪

的
戰
時
處
境
，
只
叫
人
更
感
慨
。
有
幾
段
類
似
的
疑
似
兄
妹
疑
似

男
女
感
情
戲
，
也
處
理
得
好
。

時
代
廣
場
新
開
了
家
專
賣
吉
卜
力
工
作
室
公
仔
的
店
，
不
過
那

種
甜
甜
小
可
愛
的
感
覺
，
我
想
不
是
高
畑
勳
那
杯
茶
。

高畑勳那杯茶翠袖
乾坤
伍淑賢

﹁
多
子
多
福﹂
的
古
諺
在
當
今
社
會
的
一
些
農
村
老
人

身
上
似
乎
已
經
失
靈
，
三
個
和
尚
挑
水
的
故
事
又
要
被
滿

堂
兒
孫
可
悲
地
重
演
。
一
位
在
電
力
部
門
工
作
的
朋
友
前

來
向
我
訴
苦
：﹁
在
老
家
農
村
的
大
哥
打
電
話
來
要
我
趕

快
回
去
，
說
母
親
生
病
了
，
我
叫
他
趕
快
把
母
親
拉
到
醫

院
去
，
他
反
問
我
：﹃
錢
呢
？﹄
好
像
他
壓
根
兒
就
從
來
不
是

母
親
的
兒
子
一
樣
。
過
去
每
次
母
親
生
病
住
院
，
都
是
由
我
一

方
自
覺
出
錢
並
把
錢
交
給
大
哥
，
他
本
人
分
文
不
出
倒
也
罷

了
，
本
來
只
需
要
一
兩
千
元
的
醫
藥
費
最
終
都
要
變
成
一
兩

萬
。
如
不
把
錢
交
給
他
，
我
本
人
要
上
班
，
不
能
親
去
醫
院
護

理
，
怎
麼
辦
？﹂
根
據
他
占
得
的
︽
噬
嗑
︾
變
︽
離
︾
卦
，
我

說
：﹁
卦
辭
有﹃
噬
臘
肉
遇
毒
，
小
吝
，
無
咎﹄
的
斷
語
，
又

有
離
為
文
，
為
賬
目
，
表
明
要
想
讓
你
大
哥
不
從
中
撈
錢
，
就

要
設
法
讓
他
不
經
手
管
錢
，
你
可
以
嘗
試
將
醫
藥
費
直
接
匯
給

醫
院
財
務
科
。﹂
朋
友
依
樣
做
了
，
總
算
在
大
哥
極
度
怨
怒
和

詛
咒
聲
中
治
好
了
母
親
的
病
。

噬
嗑
卦
探
討
如
何
防
治
和
懲
處
罪
犯
的
問
題
，
卦
辭
說
：﹁
噬
嗑
亨
，
利
用

獄
。﹂
整
個
卦
象
如
同
口
中
含
着
一
個
堅
頑
的
硬
物
，
意
即
要
像
咬
住
口
中
的
頑

物
一
樣
將
頑
固
不
化
的
犯
罪
分
子
予
以
關
鎖
、
夾
緊
，
使
之
無
法
繼
續
實
施
破

壞
，
這
就
是
刑
獄
的
作
用
。
刑
獄
不
僅
是
關
押
和
鎮
壓
罪
犯
的
專
門
處
所
，
同
時

還
肩
負
着
防
治
和
改
造
罪
犯
的
神
聖
天
職
。
卦
象
構
成
有
上
離
下
震
、
上
閃
電
下

驚
雷
之
象
，
意
即
執
法
者
既
要
銳
眼
如
電
、
量
刑
公
正
，
又
要
奮
威
如
雷
、
有
惡

必
懲
，
才
能
使
刑
獄
真
正
成
為
除
暴
安
良
、
穩
定
天
下
的
鎮
國
重
器
。

初
九
、
履
校
滅
趾
，
無
咎
。
犯
罪
分
子
被
戴
上
了
腳
鐐
從
而
讓
他
的
腳

趾
失
去
了
作
用
。
這
是
一
個
無
法
抑
制
犯
罪
衝
動
的
狂
躁
的
罪
犯
，
要
想

不
讓
他
繼
續
危
害
社
會
就
只
有
使
他
無
法
動
彈
。
目
前
的
刑
罰
還
沒
有
危

及
他
的
性
命
，
讓
他
失
去
犯
罪
能
力
和
體
味
犯
罪
的
後
果
，
並
沒
有
什
麼

壞
處
。

六
二
、
噬
膚
滅
鼻
，
無
咎
。
要
想
讓
罪
犯
不
去
侵
犯
他
人
的
肥
鮮
美

味
，
只
有
讓
他
的
鼻
子
失
去
嗅
覺
。
這
當
然
是
一
個
古
老
的
比
喻
，
現
代

人
的
理
性
做
法
是
，
將
肥
鮮
美
味
保
護
起
來
，
使
之
遠
離
和
避
開
這
隻
敏

感
和
貪
婪
得
無
法
自
控
的
鼻
子
。
反
腐
的
重
點
不
僅
要
痛
擊
腐
敗
的
鼻

子
，
更
要
在
保
護
肥
鮮
美
味
方
面
加
強
制
度
設
計
。

六
三
、
噬
臘
肉
，
遇
毒
，
小
吝
，
無
咎
。
貪
婪
的
嘴
巴
正
伸
向
一
盤
醇
香

的
臘
肉
，
豈
料
卻
塞
滿
了
一
嘴
腐
朽
變
質
的
異
味
，
懊
惱
不
迭
。
這
種
變
質

的
異
味
，
其
實
就
是
執
法
者
在
為
防
範
犯
罪
分
子
而
預
先
做
出
的
埋
伏
與
設

防
，
這
種
方
式
雖
然
不
太
光
明
和
坦
蕩
，
但
卻
是
保
護
公
共
利
益
和
預
防
犯

罪
的
重
要
手
段
，
迫
使
犯
罪
分
子
因
感
到
犯
罪
的
乏
味
而
自
動
放
棄
作
案
。

九
四
、
噬
乾
胏
，
得
金
矢
，
利
艱
貞
，
吉
。
這
是
最
難
啃
的
一
塊
乾
癟
的
骨

頭
，
其
肉
不
多
，
其
味
有
限
，
但
只
要
耐
心
細
緻
且
不
厭
其
煩
地
啃
咬
，
就
會
喜

出
望
外
並
發
現
骨
頭
中
居
然
還
藏
有
一
隻
金
質
的
箭
頭
。
這
塊
骨
頭
就
是
被
懲
治

的
罪
犯
，
金
質
箭
頭
象
徵
罪
犯
被
管
教
後
的
結
果
；
執
法
者
只
要
耐
心
細
緻
和
不

畏
艱
難
地
管
教
頑
固
的
罪
犯
，
說
不
定
還
能
促
使
罪
犯
重
新
戴
罪
立
功
。

九
五
、
噬
乾
肉
，
得
黃
金
，
貞
厲
，
無
咎
。﹁
噬
乾
肉﹂
與﹁
得
黃
金﹂
原

本
看
似
毫
不
相
干
的
事
物
，
其
內
在
聯
繫
在
於
：﹁
噬
乾
肉﹂
是
指
執
法
者
利

用
刑
獄
管
教
罪
犯
的
耐
心
而
枯
燥
的
過
程
，﹁
得
黃
金﹂
是
指
通
過
刑
獄
的
作

用
達
到
了
使
犯
罪
分
子
改
過
從
善
的
社
會
效
果
；
但
這
不
是
一
種
普
遍
通
用
的

辦
法
，
決
不
能
讓
一
些
罪
不
容
誅
的
罪
犯
藉
機
逃
脫
應
有
的
制
裁
。
堅
決
懲
治

並
盡
量
減
少
一
切
犯
罪
行
為
，
是
文
明
社
會
設
置
刑
獄
的
最
高
境
界
。

上
九
、
荷
校
滅
耳
，
凶
。
犯
罪
分
子
被
戴
上
沉
重
的
枷
鎖
並
被
割
去
了

雙
耳
，
這
是
由
於
他
屢
教
不
改
、
惡
貫
盈
滿
的
結
果
，
這
種
結
局
是
受
刑

者
和
施
刑
者
所
共
同
面
臨
的
悲
哀
。
刑
獄
的
存
在
以
盡
量
減
少
犯
罪
的
人

數
為
最
高
宏
願
，
只
有
在
迫
不
得
已
的
時
候
才
採
取
堅
決
鎮
壓
的
手
段
，

以
彰
顯
法
律
的
正
大
與
威
嚴
。

噬嗑卦

金
秋
十
月
，
正
是
收
穫
的
季
節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訪
問
英
國
，
開
啟
了
中
英
兩
國
黃
金
時
代
。

耄
耋
之
年
英
女
王
一
家
動
員
，
以
最
高
規
儀
迎
接

習
主
席
伉
儷
。
中
國
人
臉
上
貼
金
，
親
友
小
丘
旅

居
倫
敦
，
剛
返
梅
縣
出
席
世
界
客
商
會
議
後
匆
匆

趕
返
倫
敦
，
親
自
感
受
習
主
席
在
英
之
威
水
。
小
丘
興

奮
地
說
，
從
來
未
感
到
作
為
一
個
中
國
人
是
如
此
驕
傲

和
自
豪
。

再
一
次
體
會
到﹁
強
國
有
外
交﹂
，
習
主
席
帶
着
四

百
億
合
約
之
大
禮
，
受
到
如
此
隆
重
的
歡
迎
，
是
人
之

常
情
，
體
現
中
國
實
力
強
大
。
中
英
兩
國
進
入
黃
金
時

代
，
香
港
當
然
也
受
益
，﹁
倫
港
通﹂
正
在
籌
劃
，
將

進
一
步
強
化
香
港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
也
體
會
到
香

港
在
國
家
倡
議﹁
一
帶
一
路﹂
、﹁
亞
投
行﹂
的
角
色

之
重
要
性
。
顯
然
國
家
對
香
港
的
關
心
和
照
顧
，
也
是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
特
首
梁
振
英
的
領
導
下
和
人
民
共
同

努
力
的
結
果
。

伊
利
沙
伯
二
世
是
當
今
在
位
時
間
最
長
又
高
壽
之
女
王
。
這
位
高

貴
的
女
王
講
話
相
當
得
體
，
尤
其
是
讚
揚
鄧
小
平﹁
一
國
兩
制﹂
的

偉
大
構
想
，
促
成
了
香
港
回
歸
，
中
英
關
係
揭
新
頁
。
英
女
王
與
習

近
平
先
後
高
度
評
價
中
英
關
係
不
斷
發
展
，
利
在
兩
國
，
惠
及
世

界
。
兩
國
元
首
一
致
強
調
，
要
不
斷
發
展
中
英
全
面
戰
略
夥
伴
關

係
，
英
女
王
表
示
要
加
強
中
英
長
久
友
好
關
係
，
此
話
可
圈
可
點
。

回
想
香
港
回
歸
十
八
年
，
遺
憾
的
是
仍
有
一
小
撮
人
仍
不
時
狂

妄
自
大
，
對
自
己
國
家
和
特
區
政
府
講
出
侮
辱
之
言
辭
，
無
知
仍

炒
作
英
殖
民
化
。
相
較
之
下
，
實
在
令
人
齒
冷
，
感
覺
到
他
們
的

無
知
。﹁
之
鋒﹂
小
丑
不
自
量
力
赴
英
圖
干
擾
習
主
席
訪
英
，
荒

謬
絕
倫
，
愚
蠢
之
極
。

朱
鼎
健
任
會
長
，
黃
華
康
任
主
席
之
香
港
海
口
聯
誼
會
上
周
成

立
。
梁
振
英
、
林
武
和
海
口
書
記
孫
新
陽
等
在
百
忙
之
中
親
臨
主

禮
，
冠
蓋
雲
集
，
極
一
時
之
盛
。
梁
振
英
在
未
任
特
首
前
是
海
南
省

經
濟
顧
問
，
熟
悉
海
南
，
關
心
海
南
，
當
特
首
後
仍
然
如
此
，
可
見

其
濃
濃
念
舊
之
情
。
會
長
朱
鼎
健
是
已
故
體
育
名
流
朱
樹
豪
兒
子
，

朱
鼎
健
繼
承
父
業
，
青
出
於
藍
。
觀
瀾
湖
高
爾
夫
俱
樂
部
在
深
圳
建

立
，
並
於
海
南
省
海
口
市
發
揚
光
大
。
主
席
黃
華
康
是
海
南
省
政
協

之
阿
頭
，
愛
國
愛
港
愛
鄉
的
表
表
者
。
喜
見
黃
主
席
之
公
子
黃
馳
積

極
投
身
社
會
服
務
，
在
九
龍
城
社
區
的
街
坊
很
喜
歡
他
。
重
視
培
養

青
年
一
輩
，
是
我
們
的
責
任
。

強國有外交 思旋
天地
思 旋

因
為
自
細
就
到
外
國
讀
書
，
過
着
獨
立
的
生
活
，
跟
家
人
的
見

面
，
每
年
都
只
是
得
兩
三
個
星
期
，
雖
然
是
這
樣
，
我
們
沒
有
因

為
生
活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而
感
情
生
疏
，
反
而
會
更
加
珍
惜
對
方
。

我
們
每
年
除
了
有
機
會
一
家
人
團
聚
之
外
，
科
技
的
發
達
使
長
途

電
話
的
費
用
比
起
以
前
也
便
宜
了
很
多
，
所
以
通
常
都
會
透
過
電

話
互
相
談
論
近
況
。

我
們
一
家
人
因
為
太
珍
惜
及
掛
念
對
方
的
緣
故
，
每
次
傾
完
電
話

之
後
，
都
有
一
個
很
有
趣
的
情
況
，
就
是
沒
完
沒
了
地
說﹁Bye

Bye

﹂
。
每
當
傾
談
的
階
段
去
到
尾
聲
要
向
對
方
說
再
見
，
無
論
是
父

親
或
母
親
，
都
會
你
一
句
我
一
句
說﹁Bye

Bye

﹂
，
然
後
又
繼
續
你

一
句
我
一
句
地
說
，
就
好
像
想
聽
着
對
方
的
聲
音
到
最
後
。
所
以
每

次
當
我
們
說
了
三
四
遍
之
後
，
我
便
會
狠
心
地
掛
了
線
，
無
錯
，
是

狠
心
，
因
為
知
道
對
方
不
會
這
麼
主
動
，
所
以
為
免
難
捨
難
離
的
情

況
出
現
，
所
以
我
便
主
動
掛
線
。
可
能
你
會
說
，
有
沒
有
這
麼
依
依

不
捨
？
但
我
們
一
家
人
的
關
係
就
是
這
樣
。

但
眼
見
身
邊
有
很
多
朋
友
跟
他
們
的
家
人
關
係
很
差
，
經
常
不
瞅

不
睬
，
就
算
回
到
家
也
當
對
方
透
明
。
我
看
見
這
種
情
況
出
現
，
便

覺
得
很
傷
心
，
但
另
一
方
面
也
會
想
，
我
不
會
這
樣
對
待
我
的
家

人
，
因
為
我
懂
得﹁
珍
惜﹂
。

雖
然
自
己
及
家
人
懂
得
珍
惜
，
但
做
仔
女
的
總
希
望
父
母
年
紀
大
了
，
可
以

盡
情
地
享
福
，
雖
然
我
還
是
沒
有
能
力
令
到
他
們
可
以
住
大
屋
生
活
無
憂
，
但

總
希
望
把
最
好
的
給
他
們
。

而
我
的
父
親
及
母
親
的
性
格
就
有
着
天
淵
之
別
。
我
的
母
親
雖
然
過
着
比
上

不
足
比
下
有
餘
的
生
活
，
閒
時
可
以
跟
一
些
朋
友
打
麻
雀
，
而
且
也
是
一
個
活

躍
分
子
，
有
什
麼
好
去
處
也
樂
意
參
加
，
所
以
看
見
她
這
樣
生
活
已
經
覺
得
很

開
心
。
反
而
我
的
父
親
是
一
個
沉
默
寡
言
的
人
，
對
食
的
要
求
不
高
，
而
且
非

常
慳
儉
。
當
然
這
一
點
我
是
明
白
的
，
因
為
他
的
童
年
開
始
便
過
着
艱
苦
的
生

活
，
所
以
覺
得
所
有
東
西
都
是
得
來
不
易
，
會
懂
得
珍
惜
，
所
以
跟
他
傾
電
話

的
時
候
，
我
最
經
常
會
問
的
問
題
就
是
：﹁
最
近
有
沒
有
吃
點
好
東
西
？
不
要

不
捨
得
食
，
要
對
自
己
好
些
。﹂
當
然
他
回
答
：﹁
會
的
，
不
用
擔
心
。﹂
但

其
實
我
知
道
他
每
一
頓
飯
也
只
吃
一
至
兩
個
餸
菜
，
而
且
分
開
兩
三
天
吃
，
所

以
有
時
我
在
想
，
其
實
他
不
用
這
麼
對
待
自
己
，
子
女
們
又
不
是
沒
有
能
力
，

但
可
能
這
就
是
他
認
為
舒
服
的
生
活
。
慳
儉
就
是
美
德
，
最
適
合
用
來
形
容
我

的
父
親
，
但
亦
有
很
大
的
可
能
是
，
他
覺
得
我
這
個
仔
工
作
到
現
在
還
是
沒
有

什
麼
成
就
，
每
個
月
的
生
活
費
只
夠
養
活
自
己
，
所
以
他
不
想
花
費
太
多
於
生

活
上
。
想
起
來
便
覺
得
很
內
疚
，
但
我
會
繼
續
努
力
希
望
有
點
成
就
令
他
不
用

再
擔
心
我
這
個
單
身
漢
。
而
下
次
跟
他
們
傾
電
話
時
，
相
信
仍
然
會
繼
續
不
捨

得
掛
線
。

沒完沒了的再見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重陽節前夕，一則新聞引起輿論的熱議：內地一
家民營企業從2012年起設置了「孝順金」，即公
司從員工月薪中扣除10%或5%作為孝順金，直接
打入員工父母的賬戶。此外，公司還根據員工工作
年限給予額外補貼20多萬元。發放「孝順金」，
贏得不少人的點讚，覺得這是企業文化的體現，也
是督促員工及時盡孝。
看到這裡，我想到一個問題：歷史上的大舜，是家
喻戶曉的大孝子，如果給他發放「孝順金」，該發多
少呢？大舜的上司會不會因此而破產？而他的繼母會
不會把「孝順金」獨吞呢？莞爾，教人深思。
其實，世上從來不缺少孝順金。比如，子女給父
母的帶娃費、保姆費、生活費、過節費、零花錢等
等，只是企業又給了它一個名正言順的身份，用
「企業文化＋感恩文化」加以包裝，才變得光鮮而
矚目。毋庸置疑，這是一箭雙鵰的美事，一來企業
可以留住員工，提高公司的人才潛力；二來能夠做
足宣傳，無形中提升公司的美譽度與競爭力。然
而，對員工來說，是否就「皆大歡喜」呢？很難
說。就像微信圈裡朋友的議論，與其發放「孝順
金」，不如多來點福利「乾貨」：父母生病、媳婦
生娃能多准幾天假而不會被開除，平日裡能夠保障
正常休假、盡可能周末不加班，還有帶薪休假，何
時不再是遙遠的神話。也有人毫不遮掩地說：「孝
順」一沾上人民幣，就有點變味，哪個孩子不知道

疼愛父母？多發點年終獎，比什麼都實惠。
討論「孝順金」，有必要先釐清什麼是孝順。近
幾年來，聽到最多的一個聲音是：孝順，順者為
先，有順，才稱得上孝。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不再餓肚子，也不再像古人那樣，為了給父母留着
一塊肉、一碗米而煞費苦心，與之相對應的是，老
年人的精神需求猛增：退休後，好多父母不再忙於
侍弄兒孫，而是發展自己的興趣，上老年大學，或
拿起照相機、跟着旅遊團行走天下；也有些單身老
人，老伴去世多年，一人將孩子撫養成人，成家立
業，閒下來後，開始考慮找個伴兒過日子。因此，
老年人鵲橋會、相親會、歌友會等，受到熱捧。
樓上的韓老師，就屬於後一種。幾年前，他的老
伴突發疾病離世，把他閃了一下。老伴很能幹，裡
裡外外、買菜做飯全部包攬，他什麼也不會幹，每
天出去下棋，到了飯點回家吃飯，過得很清心。然
而，老伴離開後，他無所適從，兩個女兒倒是孝
順，可是，都有自己的事情，不能常回家看看。後
來，有個外地女子走進了他的生活，她五十多歲的
樣子，他們進進出出，形影不離，聽鄰居說，是新
找的老伴。裝修房子，購買傢具，很快，他們結
婚，走到一起。可是，沒過一年，那個比他年輕的
女子，收拾鋪蓋，走人了。原來，他們沒有領證，
只是同居，韓老師的女兒不同意，執意把她攆走。
臨走那天，那個女子很是難過，跟樓上的鄰居抱怨

連連，眼角噙着淚水。
其實，這樣的情況，現在比較常見。兒女阻撓父母
再婚，無非是出於兩種原因：一是覺得面子上過不
去，丟人；二是擔心將來財產被對方霸佔，打官司一
身麻煩。但是，這不啻於硬生生剝奪了老人再婚的權
利，更有甚者，打着孝心的名義說服父母：這是為了
你好，為了你晚年的幸福，不惹氣生，耳根清淨。清
淨，倒是清淨，可是，父母內心的寂寞，做兒女的能
讀懂多少？伴隨年齡的增長，歲月的流逝，他們對死
亡的畏懼、對世俗的顧慮、對尊嚴的捍衛，還有內斂
着的情感訴求和心理需要，往往是我們所忽略的。如
此情況下，賬戶上有再多的「孝順金」，又有多大意
義呢？他們的安全感、成就感、以及被重視的需求，
是花多少錢都換不來的。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慷慨地給父母快遞進口營養
品，買帶報警與定位功能的老人手機，卻不能把刷
微信、赴飯局的時間騰出來，聽父母說「廢話」；
或許，有人會說，工作忙、壓力大、孩子小、難分
身，陪父母的時間成本太高，不如請保姆、找代理
來得方便，就像南京的熊先生，古稀老母患病打
針，他在外地無法抽身，只好託志願者代他行孝。
現在的民事案件中，兒女爭奪父母財產的糾紛佔
據很大一部分。有個朋友是律師，他說：「凡是為
了分割父母財產對簿公堂的，最後都是兩敗俱傷。
多分了房子與遺產，弄沒了手足情誼，一點人情味
也沒有，悲哉。最關鍵的是，那些健在的父母，老
淚縱橫，心早已碎了。」
在我看來，企業所倡導的「孝順金」，很像是一
次免費的自我推介，無關孝道——因為，孝，要敞
開心靈，坦誠相見。多些理解，多些寬容，多陪陪

父母，這是最好的孝行，也是他們最需要的。令我
感動的一幕是，台灣蔣勳先生下雪天去探望病中母
親的場景：窗外下着雪，富麗繁華，又樸素沉靜，
屋內的燈全部熄滅了，只有母親臥房裡的床頭燈發出
幽微的光，反映在玻璃上。「白，到了是空白。白，
就彷彿不再是色彩，不再是實體的存在。白，變成一
種心境，一種看盡繁華之後生命終極的領悟吧。」澄
淨的心，氤氳出大寫的孝心，也是愛的留白。
互聯網時代，很多東西都變得便捷化與現代化，
連愛情也趨於快餐化，刪繁就簡、直入主題，但
是，唯獨孝順父母，不能忽略與省略，容不得半點
速成。我想，倘若大舜活在今天，給他發放「孝順
金」，他也許會拒絕。朋友認為，大舜不會拒絕，
他逃脫不了社會大環境的制約，如果反對，他就會
面臨被炒魷魚的命運，而且他爸不是李剛。弄丟了
飯碗，他拿什麼養家餬口？又該怎樣給繼母交贍養
費？聽到這裡，我一陣不安。

如果給大舜發「孝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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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大舜活在今天，是否會拒絕「孝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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